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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专业村镇的地域分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实施农业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战

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资料揭示了中国专业村镇的

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全国和农业区尺度分析了地形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

村域环境因素，以及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等区域环境因素对专业村镇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

① 中国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83.64%，呈现中心集聚和由华北平原—长

江下游平原向南、再向西北梯度递减特征；② 主导产业细分门类以水果、蔬菜为主，占59.45%，

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且多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呈

圈带状分布；③ 专业村镇空间分布受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强于村域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经济

基础因素的解释力值分别为0.30和0.19，村域环境因素中地形特征因素影响相对较大，其解释

力值为 0.15；④ 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方平原—丘陵区主要受到市场需求因素影

响，农牧交错—高原区主要受到地形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西北—青藏高原区主要受市

场需求、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的影响，而南方丘陵—高原区解释力较弱。研究可为提高农业生

产专业化水平、识别和培育专业村镇和乡村振兴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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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业化、城镇
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显著推动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等发
生变化[1]，促进中国乡村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型，并逐渐进入建设富裕型社会阶
段，乡村地域功能实现从单一型农业系统向多功能型乡村系统转型，并逐渐向融合型城
乡系统转型[2]。然而，长期以来的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路径及其引发
的“城进村衰”的衰退局面和以村庄空心化、主体老弱化和环境污损化为主要特征的

“乡村病”问题，严重制约着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1, 3-4]。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难以
实现国家现代化。“十九大”创新性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
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大问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农村短板，为新时期地理学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研究破解“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2]。

收稿日期：2018-11-26; 修订日期：2020-07-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75, 4193129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9T120128, 2018M631558)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801175, No.41931293; Project Funded by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No.2019T120128, No.2018M631558]

作者简介：曹智(1989-), 男, 山东济南人,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1723M), 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乡村

发展。E-mail: caoz.14b@igsnrr.ac.cn

通讯作者：刘彦随(1965-), 男, 陕西绥德人, 研究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博导, 研究方向为农业与乡村地理学、城乡发

展与土地利用。E-mail: liuys@igsnrr.ac.cn

1647-1666页



地 理 学 报 75卷

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但不是每个村都要振兴，也不是每个村同时
振兴[2]，也难以实现所有村同步振兴。“点—轴系统”理论指出，以“点—轴”式空间结
构模式对社会经济客体进行组织可以得到区域最佳发展[5]，即将有限的人力物力按照市场
竞争原则投向最有利的区位形成“发展轴”，并通过“点—轴渐进式”扩散，带动周边区
域发展，可以实现区域的不平衡向较为平衡的发展[6]。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指出，乡村
地域系统由外到内主要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和居业协同体等多体
系统[7]，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按照“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的

“三主三分”技术方法，探析国土空间地域格局与分异规律，并基于此分异规律，以完善
城乡基础网为抓手，凸显不同功能的乡村发展区特色，强化中心社区与重点村镇优势，
加快培育生态、生产、生活“三生”结合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做强村镇空间
场、做实乡村振兴极，引导实现乡域“网—区—场—极”多级目标体系[8]。在实践经验方
面，上海和苏南乡村发展“三集中”[9-10]和山东空心村“三整合”[11-12]实践，形成了集聚
发展要素、优化村镇格局、提升发展势能、发挥集聚和扩散效应的经验[11, 13]。因此，在
乡村地区培育增长极，支持中心村镇发展，强化对周边村镇的扩散带动效应，符合区域
发展空间结构演变与城乡空间关联和尺度特征规律，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转型发展基
本规律和实践经验，有利于破解制约当前农村发展的现实难题，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必需
的内生动力[7]。

专业村镇以专取胜，以特见长，适应市场经济的潮流，对农村经济发展与空间集聚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4-16]，为遴选中心村镇、培育乡村振兴极、优化村镇建设格局提供重
要基础。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6年底全国各类专业村达到60473个，其中，经济总收
入超亿元的专业村2398个，超十亿元的151个；专业村从业农户达到1746万户，占专业
村农户总数的 80.4%；专业村 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72元，比全国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2363元高出13.8%。在大量乡村呈现空心化、贫困化的情况下，专业村镇往往
展现出持续的发展活力。探索和分析不同区域专业村镇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揭示专业
村镇地域分异规律，对于因地制宜选择和培育乡村振兴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学者围绕专业村镇已开展了较多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涉及
专业村空间区位与格局[17-20]、发展历程[21-23]、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14-15, 23-26]、空间集聚与扩
散[27-29]、销售市场演化[30]以及专业村消失现象[31]等，研究尺度包括村域[21-22, 31]、县域[28, 32]、
市域[20, 33]、省域[18-20, 24-25, 27, 34]、全国[17]等不同尺度。具体到专业村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方
面，目前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展开。① 理论研究方面，李小建等[14]归纳了专业
村形成发展的3个层面的因素，即农户的企业家精神决定专业村的产生，村庄区位、资
源禀赋、历史传统等村域环境决定着专业村的类型，村庄所在区域的政策、市场等环境
决定着专业村的数量和规模。② 实证研究方面，黄献军[24]调查湖南益阳地区150个专业
村发现，专业村形成过程中，能人带头是重要关键，传统技艺是起步基础，市场吸引是
主要原因，交通便利、信息灵敏、自然资源丰富等地理条件、生产条件和流通交易场所
是客观条件；高更和等[21]分析豫西南3个专业村发现，专业村形成发展中，能人起核心作
用，资源等地理环境起基础作用，政府行为起加速作用；李小建等[15]分析河南2007个专
业村专业化水平发现，土地资源、离县城距离、批发市场等因素可以提高专业化率，劳
动力资源丰富一般会造成人均耕地少，不利于专业村发展；吴娜琳等[32]分析河南西峡县
香菇专业村专业化水平发现，能人和政府推动利于提高专业化率，劳动力资源、耕地资
源、交通区位条件不利于提高专业化率，机会成本高的地区专业化率越低，开始种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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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越晚；周灿等[26]分析地理环境对河南省农业专业村发展影响发现，随着农区发展土地
资源、批发市场、离县城距离的作用明显增加，劳动力资源的作用下降，地形因素的负
面影响减弱，近郊区临近消费市场的比较优势逐渐被城市扩张引起的农地减少、土地成
本上升替代。综合而言，专业村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户（即能
人、精英）、地理因素、资源特征、政府行为、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等方面，并具有明显
的层次性。

相较而言，当前关于专业村形成与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多集中于具有传统农区特点
的河南省，其他省份或全国尺度的研究较少，已有的全国尺度的分析仅以省域为基本单
元分析专业村的数量特征与分布[17]。中国农业与乡村发展地域类型多样[35]，现有研究难
以满足从全国尺度认识专业村地域分异特征和规律、服务乡村振兴的需求。本文基于农
业农村部2222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下文简称“专业村镇”）资料，分析全国
专业村镇的空间格局，选取可能影响专业村镇形成与分布的影响因素，运用地理探测器
方法，从全国和农业区尺度甄别和量化不同影响因素对专业村镇地域分异的影响程度。
本研究有助于从全国和区域尺度深化对专业村镇地域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综合认
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全国专业村镇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制定“扬长补
短”的针对性措施以选择和培育乡村振兴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理论基础与影响因素

2.1 理论基础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7, 36]。根据系统论原

理，区域系统是由乡村系统和城镇系统两大子系统构成[37]，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融合、
交互叠加，形成一个独特的城乡融合体系[2]。其中，区域乡村系统由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
组成，其核心是由农村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构成的主体系统以及由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要素构成的本体系统耦合而成的内核系统，两者之间相互耦合作用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乡
村系统能否可持续运转 [37]。外缘系统由影响和制约乡村发展的诸多外部性因素条件组
成，主要包括区域发展政策、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等，其影响作用随乡
村系统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凸显[37]。乡村发展状态是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相互作用、
相互协调的综合结果，其演进状态主要取决
于区域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强弱、以及工业化
和城镇化外缘驱动力大小[37]。在乡村发展实
践中，关键因素是乡村主体系统要素对乡村
本体系统和外缘系统要素的整合组织 [14, 38]。
基于以上城乡有机体理论 [2]，结合乡村系统
要素和结构分析，制定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
因素分析思路和框架。
2.2 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城乡有机体理论和专业村研究进
展，绘制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因素分析框架
（图 1）。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可
归纳为能人、村域环境和区域环境 3 方面，
分别发挥关键、基础和促进作用。

图1 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因素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fo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actors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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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在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在专业村镇形成发展过程中，能人在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区位条件、市场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活动
创新获得较大经济回报，对其他农民或组织起到示范带头作用[14]。然而，乡村能人往往
可遇而不可求，一般具有其他村民不具有的个人技术知识、管理能力、财富、社会网络
等社会资本[39]，其成长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文化环境中
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以及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共同决定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发展[40]，
其参与集体经济也需要一定的前提，如潜在的获利机会、农民强烈的合作欲望与政府制
度供给不足等[41]。能人成长与发挥带头作用往往受到村域区位条件、历史传统和经济基
础以及区域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县乡政府作用和区域经济基础的影响。

村域环境方面包括地形特征、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历史传统和经济基础等因素，
在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中起到基础作用。① 地形特征因素。高程越高、坡度越陡，农作
物生长越困难，种植难度越大，难以开展规模经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利于形
成专业村镇。地形特征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专业村镇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② 资源禀
赋因素。水资源充沛、土壤肥沃、特色生物资源丰富，农产品更具有产量高、质量好、
市场需求广的特点，更有利于形成专业村镇。③ 区位条件因素。乡村离市场的空间或时
间距离越近，农产品销售运输成本越低，市场信息获取越及时，销售也越稳定，更易于
形成专业村镇。区域或村域经济基础改善，科技水平提高有利于提升或改变区位条件。
④ 历史传统因素，指村域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沿袭的生产技艺、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彰显出价值，为专业村镇的形成奠定技术基础。⑤ 经济基础因
素。该因素有利于改善生产条件，形成产业竞争力，在专业村镇前期发展中至关重要。
村域经济基础受到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影响，也与区域经济基础有较强相关性。

区域环境方面包括宏观环境、市场需求、县乡政府作用、技术条件和经济基础等因
素，在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促进作用。① 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因素，指农村经济
结构调整政策、土地承包制度、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市场经济活跃程度、营商环境公平
透明性等专业村镇发展的宏观环境，为乡村提供自由发展、探索的软环境。开放、包容
的宏观环境具有活跃市场需求、促进技术创新、提升经济水平的作用。② 市场需求因
素，反映区域农产品需求特征，对农业生产种植品种、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等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是专业村镇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专业村镇生存发展的基础。农产品市场规
模越大，市场消费水平越高，市场周围的村域越易于发展为专业村镇。③ 县乡政府作
用，指县乡地方政府在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品牌营造、营销服务、质量提升与规
模扩展等方面做的工作，为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提供较强的支撑保障作用。④ 区域技术
条件，指乡村能够获得的生产、运输、保鲜、销售、管理等技术，随着专业村镇发展其
作用越来越突出，技术革新可促进专业村镇持续保持竞争优势。⑤ 区域经济基础因素，
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专业村镇提供基础设施改善、生产条件
改善、生产技术提升等的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需求、技术条件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3 数据与方法

3.1 影响因素指标选择
专业村镇空间格局影响因素指标选择遵循指标可定量表达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原则，

选择地形特征、资源禀赋、区位条件3类村域环境因素和市场需求、经济基础2类区域环
境因素构建影响专业村镇地域分异规律的指标体系（表1）。本文创新引入反映村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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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均值系数和极值系数，均值系数是某一专业村镇的指标值与其所在县域的指标均
值的比值，极值系数是根据某一专业村镇所在县域的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对这一村镇的
指标值进行的离差标准化值，均值系数和极值系数均反映专业村镇在县域的相对状况。
这是因为农业活动与乡村发展往往发生在很小的区域尺度上，在较小尺度的区域内，某
一影响因素相对优越的地区也能够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促进较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有
利于催生农业生产专业化。均值系数和极值系数公式如下：

Mij =
Iij

Imeanjm

（1）

Dij =
Iij - Imin jm

Imax jm - Imin jm

（2）

式中：Mij是某一专业村镇 i 的 j 项指标的均值系数；Iij是某一专业村镇 i 的 j 项指标值；
Imeanjm 是某一专业村镇 i所在县域m的 j项指标的均值；Dij是某一专业村镇 i的 j项指标的极

值系数； Imin jm 是某一专业村镇 i所在县域m的 j项指标的最小值； Imax jm 是某一专业村镇 i

所在县域m的 j项指标的最大值。
具体指标选取如下：（1）根据前文专业村镇形成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能人在专业

村镇形成和发展中处于核心作用，决定专业村镇的有无[14]。因此，能人数量或能人成长
环境优劣的分布可影响专业村镇空间格局，但当前难以获取能人数量，也难以定量刻画
能人成长环境优劣。本文暂不考虑能人因素。（2）村域环境方面，历史传统因素难以用
定量指标衡量，经济基础数据难以获取。因此本文仅选取定量指标刻画地形特征、资源
禀赋和区位条件因素。① 采用高程、坡度及其均值系数和极值系数反映地形特征。②
采用降水量、距河流距离、土壤等级和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等指标反映资源禀赋特征。其
中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的产品，其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受该地域自然
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符合市场需求方向，可以反映某一地域生物资源转化为市场产
品的多少，相比生物资源量或物种多样性更合适。③ 采用直线距离和交通通达度两类指
标表征区位条件。（3）区域环境方面，村域发展所处的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县乡政府
推动程度以及能够利用的技术难以用定量指标衡量。本文仅选取定量指标刻画市场需求
和经济基础因素。① 采用市场规模、市场消费能力以及城镇化率 3类指标表征市场需

表1 专业村镇地域分异的影响因素及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一级

村域
环境
因素

区域
环境
因素

二级

地形特征

资源禀赋

区位条件

市场需求

经济基础

三级

高程

起伏度

水资源

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

距城市远近

交通通达度

市场规模

消费水平

生产总值

详细指标

高程值*、均值系数*、极值系数*

起伏度值*、均值系数*、极值系数

距河流距离*、均值系数、极值系数

降水量*

土壤质量等级*、均值系数、极值系数

特色产品数量*

距县城空间距离、距地市空间距离*

距县城通达度*、均值系数*、极值系数

距地市通达度、均值系数、极值系数

县城城镇人口规模、地市城镇人口规模*

地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县域城镇化率*、地市城镇化率

县域生产总值*、地市生产总值

注：*变量为最终参与影响因素探测分析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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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选取城镇化率的原因是，研究显示城镇化率的提高能够显著地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水
平增长[42]，并且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43]，有助于提升市场需求。研究也
显示本地市场是专业村镇发展的动力[14]，专业村镇发展初期是以本地市场为基础慢慢成
长起来的[30]，因此，本文以专业村镇所在的县城或地市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数据定量表
示市场需求程度。② 采用生产总值表征区域经济基础。本文初步筛选的变量中存在多重
共线性，分析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在保证每类指
标都含有变量的前提下，以VIF ≤ 2选取确定5类16个变量，见表1中带“*”变量。
3.2 数据来源及初步处理

本文所用的专业村镇名单来源于农业农村部 2011—2017年评定公布的前七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共2222个村镇（包括村1614个、镇608个）。评定条件要求村镇
主导产业应为特色种植业、养殖业、传统手工业以及乡村休闲、文化传承、农村电子商
务等行业，并具有主导产业突出、带农增收效果显著、品牌影响力大和组织化水平高等

特点①。专业村镇矢量点数据是基于百度地图API的地址解析方法获取专业村镇经纬度，

再利用ArcGIS软件可视化。借鉴《商务部 财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
营试点的通知》文件的附件中对食用农产品范围的分类方法，结合专业村镇主导产业类
型将专业村镇划分为7大类25小类（表2）。

影响因素分析所用数据来源：① 地形数据为SRTM DEM 90 m数据，来自中国科学
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基于 SRTM DEM 数据采用窗口分析法，选择适宜计算尺度
4.72 km2作为窗口大小计算地形起伏度[44]。② 河流数据为全国五级河流数据，来自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利用 ArcGIS 软件“near”工具计算专业村镇到河流的距
离。降水数据是空间分辨率为0.1°×0.1°的2010年年均降水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生产的中国区域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集[45]。③ 土壤数据是空间分辨率为
0.1°× 0.1°的土壤质量等级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陆—气相互作用研究团队[46]。④ 特色产
品数量指专业村镇所在县域地理标志产品数量，整理自中国地理标志网（http://www.cgi.

① 2017年农业部发布的《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申报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通知》。

表2 2011—2017年基于产品类型的专业村镇分类统计
Tab. 2 Classified statistics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based on product in 2011-2017

一级

植物类

二级

粮食

特殊粮食

蔬菜

食用菌

水果

坚果

花卉苗木

茶叶

油料

中草药

烟叶

其他植物类

数量(个)

108

17

604

69

717

28

44

171

18

110

3

2

比重(%)

4.86

0.77

27.18

3.11

32.27

1.26

1.98

7.70

0.81

4.95

0.14

0.09

一级

畜牧类

渔业类

加工食品

酒水类

非食用品

文化产品

二级

畜类

禽类

奶制品

畜禽副产品

蜂类

水产动物

水产植物

调味品

其他加工食品

酒水

工艺品

其他非食用品

休闲农业

数量(个)

84

36

3

5

1

79

1

12

13

1

21

41

34

比重(%)

3.78

1.62

0.14

0.23

0.05

3.56

0.05

0.54

0.59

0.05

0.95

1.8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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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cn/Home/Default/）。⑤ 交通道路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基于
此交通道路数据，借鉴王振波等[47]研究中使用的时间成本加权距离计算方法，计算交通
通达度，即将地表类型分为陆地、道路和水域，参考平均出行1 km大约所需的分钟数设
定时间成本值，并利用ArcGIS软件的“cost distance”工具分别计算每个栅格到县城和地
市的时间。距离县城/地市距离利用ArcGIS软件的“near”工具计算而来。⑥ 县域城镇
人口数据来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地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
经济统计年鉴》及相应县市统计年鉴。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专
业村镇及地形、河流、土壤、降水、人口等影响因素数据存在采集周期、基本单元不一
致等问题，可能影响到研究精度，但通常而言前述影响因素中的多数指标在短时期内时
空变化特征不明显。并且本文以专业村镇格点数据提取影响因素数据，以村域为基本单
元分析专业村镇的空间分异因素，有助于降低空间分辨率不一致的影响。
3.3 研究方法
3.3.1 核密度分析方法 核密度方法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能够利用数据本身的空间属
性研究空间数据的分布特征，且可避免预先指定某个特定分布而造成的误差[48-51]。本文采
用此方法对专业村镇的空间分布及集聚的情况进行定量研究，其公式如下：

f ̂ (x) = 1
nhd∑

i = 1

n

K æ
è
ç

ö
ø
÷

x -Xi

h
（3）

式中： f ̂ (x) 是估计点的密度值；h是带宽，在文中表示空间距离；n是在带宽范围内的已

知点数目，在文中表示一定空间距离范围内专业村镇的数量；d是数据的维度，在文中
d = 2； K(x) 是核函数，在ArcGIS软件中使用四次核函数； (x -Xi) 是估计点到带宽范围

的点 i的距离； K æ
è
ç

ö
ø
÷

x -Xi

h
表示估计点在受点 i影响下的密度值。本文在ArcGIS 10.4软件

平台上运行计算专业村镇的核密度。
3.3.2 地理探测器分异及因子探测方法 地理探测器是利用空间相似性探测自变量对因变
量影响，揭示现象背后驱动力的一种统计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明确的物理含
义，共包括4个探测方法[52-54]。本文使用的是分异及因子探测方法，该方法用于探测因变
量空间分异以及量化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用q值度量。假定专业村镇所处
区域的专业村镇的核密度 y，其由全国2222个专业村镇构成的格点系统采集于专业村镇
核密度图。假设可能存在的一种影响专业村镇空间分异的因素表示为A = {Ah}，h = 1,
2, …, L，L为影响因素分类数，Ah为影响因素A不同的类型，一个类型h对应空间上专业
村镇的一个或多个区域子集。为探测影响因素A与专业村镇核密度y的空间相关性，将影
响因素A图层与专业村镇核密度 y图层叠置，在影响因素A的第h类型，专业村镇核密度
y的离散方差被记为 σ 2

h ，影响因素A对专业村镇核密度y的解释程度大小表示为：

q = 1 -∑h = 1

L

Nhσ
2
h

Nσ2 （4）

式中：q为专业村镇分布（专业村镇核密度）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大小，其值域为[0, 1]；L
为以影响因素划分的专业村镇次级区域个数，本文采取等分分级法划分为6份；h为某一
次级区域；Nh为某一次级区域专业村镇数量；N为整个区域专业村镇数量； σ 2

h 为某一次

级区域专业村镇核密度的方差；σ2为整个区域专业村镇核密度的方差。某一影响因素对
应的q值越大表示该因素对专业村镇分布的解释力越强，影响越大，反之则越弱；极端
情况下，q值为0时表明影响因素与专业村镇分布无任何关系，q值为1时表明影响因素
完全影响专业村镇的分布[52,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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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村镇发展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区划方案以农业地域格局为基础，综
合自然要素、地域功能和空间特征等农业发展多方面的信息，揭示快速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结构、地域功能、格局动态和发展趋向，因此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地区的地域分异[35]。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分异及因子探测
方法分析全国、14个陆地一级农业区及其所属的4个类型区影响专业村镇分布的各因素
的解释力大小，并按照最大值原则对各类要素进行归并。4个类型区是基于影响因素内
部相似性和区域连续性原则，利用SPSS软件对 14个陆地一级农业区各项要素的影响解
释力分析结果进行系统聚类合并而成，以便从区域尺度解读专业村镇空间分布的影响
因素。

4 研究结果

4.1 专业村镇空间分布格局
核密度分析发现，中国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并呈现中心集聚特

征和以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为中心，向关中平原、长江中游平原、四川盆地，以及
东南丘陵、云贵高原、东北平原和甘新藏青地区递减特征（图2）。胡焕庸线东南区域专
业村镇数量为 1859个，占全部专业村镇的 83.64%，西北区域专业村镇数量仅为 363个，
占全部村镇的 16.34%。同时，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南京—杭州、西安、西宁、
武汉以及重庆—成都等地区形成专业村镇高密度集聚区，专业村镇核密度普遍都在10.0
个/万 km2以上。从各省份专业村镇密度看，斑块状分布特征明显，北京、上海、天津、
江苏和山东的密度均大于10个/万km2，而黑、蒙、甘、青、新、藏等省区的密度均低于
1.5个/万km2 （图3）。

中国专业村镇主导产业以水果 （32.27%）、蔬菜 （27.18%） 为主，其次为茶叶
（7.70%）、中草药（4.95%）、粮食（4.86%）等（表2、图3）。以水果和蔬菜为主导产业

注：该图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288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2011—2017年中国专业村镇空间分布格局
Fig. 2 Spatial patter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in China in 2011-2017

1654



8期 曹 智 等：中国专业村镇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的专业村镇的分布格局基本类似，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

原、四川盆地等，集聚区域多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呈圈带状分布；以茶叶为主导产业的

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海以南，特别是长江流域；以中草药和粮食为主导产业的

专业村镇呈现散点状分布，南北分布基本均等，与省会城市分布呈现一定的错位（图4）。

从各省专业村镇主导产业类型比例看，大部分省份仍以水果和蔬菜为主导产业类型的专

业村镇为主，两者占比超过50%的省份多达23个，占比较少的有西藏（30.00%）和安徽

（42.70%），其中西藏以畜类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为主（26.67%），安徽以茶叶为主导

产业的专业村镇为主（23.60%），其他省份均以水果或蔬菜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为主

（图3）。

4.2 专业村镇地域分异影响因素

4.2.1 专业村镇分布与影响因素耦合分析 首先统计分析各影响因素与专业村镇的空间匹

配情况（表3）。① 地形特征。专业村镇多分布在海拔低、起伏度小的地区。高程和起伏

度均值分别为 565 m 和 125 m，79.57%的高程低于 1000 m，78.35%的起伏度低于 200

m。从均值系数和极值系数看，高程和起伏度均值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0.87和 0.77，均

值系数低于1.00的比例分别为75.20%和74.21%；高程和起伏度极值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0.20和0.19，极值系数低于0.30的比例分别为75.29%和74.71%。

② 资源禀赋。专业村镇多分布在水资源和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与土壤质量无明显

相关关系。水资源：专业村镇所在区域降雨量大于800 mm的占53.83%，小于400 mm的

仅占 12.74%；专业村镇距五级河流距离的均值为 9.60 km，65.75%的在 10 km以内；距

河流距离均值系数和极值系数的中位数分别为0.81和0.30。生物资源：专业村镇所在县

域拥有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的均值为 1.53，65.98%的有地理标志产品，22.41%的有 3个及

以上地理标志产品。

注：该图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288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3 2011—2017年基于省域尺度的中国专业村镇产业结构分异
Fig. 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in China on provincial scale in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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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区位条件。专业村镇多就近地市或县城分布，交通通达度优势明显。专业村镇距

县城和地市直线距离的均值分别为17.62 km和52.17 km；距所在县城和地市的时间平均
为35 min和66 min，60.98%的距县城在0.5 h以内，60.17%的距地市在1 h以内；距县城
通达度和距地市通达度均值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66和0.76，均值系数低于1.00的比例
分别为80.60%和79.39%；距县城通达度和距地市通达度极值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19和
0.21，极值系数低于0.30的比例分别为80.92%和78.08%。

④ 市场需求。专业村镇所在地市或县城的市场规模和购买能力普遍较高。市场规
模：专业村镇所在地市城镇人口的均值为 314.41万人，相当于大城市（100万~500万）

规模②，符合大城市及以上标准的占71.46%；所在县域城镇人口的均值为24.28万人，超

②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五类七档”标准。

注：该图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288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2011—2017年基于产品类型的中国专业村镇分布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based on product in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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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县级市设立的人口标准“城区常住人口不低于 15 万人”③，符合这一人口标准的占

57.38%。消费水平：专业村镇所在地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1.77万元，处
于2010年城镇居民中等收入户与中等偏上户收入水平之间，不足中等偏下收入户人均收
入的仅占 7.25%；所在的地市和县域多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30%~60%） [56]，其占比分
别为63.59%和56.98%。

⑤ 经济基础。专业村镇所在的地市和县域生产总值的中位数为 889.55亿元和 98.55

亿元，分别占同期全国市均和县均生产总值④的74.43%和70.72%，专业村镇所在的地市

和县域生产总值大于全国均值的分别为37.08%和35.82%。

③ 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设立县级市标准》。

④ 根据2010年全国生产总值以及地级和县级区划数，市均和县均生产总值分别为1195.14亿元和139.35亿元。

表3 2011—2017年主要产业类型专业村镇的各因素指标统计分析
Tab. 3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with major industry types in 2011-2017

指标

地形

资源

区位

市场

经济

高程

起伏度

水资源

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

距城市远近

交通通达度

市场规模

消费水平

生产总值

高程值(m)*

高程均值系数*

高程极值系数*

起伏度值(m)*

起伏度均值系数*

起伏度极值系数

距河流距离(km)*

距河流均值系数

距河流极值系数

降水量(mm)*

土壤质量等级*

土壤质量均值系数

土壤质量极值系数

特色产品数量(个)*

距县城空间距离(km)

距地市空间距离(km)*

距县城通达度(min)*

距县城均值系数*

距县城极值系数

距地市通达度(min)

距地市通达度均值系数

距地市通达度极值系数

县城城镇人口规模(万人)

地市城镇人口规模(万人)*

县域城镇化率(%)*

地市城镇化率(%)

地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万元)*

县域生产总值(亿元)*

地市生产总值(亿元)

所有

565

0.87

0.20

125

0.77

0.19

9.60

0.90

0.34

995

2.11

1.01

0.44

1.53

17.62

52.17

35

0.66

0.19

66

0.76

0.21

24.28

314.41

41.05

48.60

1.77

174.15

2206.71

水果

467

0.86

0.18

131

0.83

0.20

9.85

0.88

0.34

977

2.06

1.02

0.42

1.67

16.93

53.12

33

0.66

0.19

65

0.77

0.21

24.93

345.60

41.51

49.62

1.84

186.96

2490.26

蔬菜

537

0.86

0.20

78

0.65

0.16

8.50

0.85

0.32

903

2.13

1.02

0.47

1.24

15.32

45.17

31

0.63

0.18

56

0.71

0.19

26.61

335.63

42.61

49.98

1.78

188.54

2393.02

茶叶

518

0.94

0.21

240

0.92

0.26

10.23

1.03

0.39

1526

2.05

1.00

0.39

1.81

20.58

54.20

37

0.72

0.23

68

0.80

0.23

18.57

212.67

37.39

41.89

1.65

116.74

1294.17

中草药

695

0.86

0.19

165

0.81

0.23

9.48

0.93

0.34

1040

2.10

1.02

0.42

1.99

23.97

63.23

41

0.67

0.21

84

0.77

0.23

19.57

275.59

38.32

47.15

1.64

122.13

1674.55

粮食

794

0.86

0.22

107

0.73

0.18

10.41

0.91

0.33

826

2.26

1.03

0.46

1.43

20.29

57.74

39

0.62

0.18

76

0.72

0.21

19.36

288.23

37.78

48.09

1.64

116.36

1865.19

注：*变量为最终参与影响因素探测分析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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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业村镇主导产业类型差异进一步统计分析主要产业类型专业村镇（水果、蔬
菜、茶叶、中草药和粮食5种类型）的影响因素特征（表3）。相比所有专业村镇各影响
因素特征，以水果和蔬菜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都倾向于分布在海拔较低、距县城较
近、交通通达度较高、市场规模大、消费水平高、经济基础好的地区；相反，以茶叶、
中草药和粮食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所在地区距城市距离、交通通达性、市场规模、消
费水平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小/弱。在起伏度方面，以蔬菜和粮食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倾
向于起伏度低的地区，而以水果、茶叶和中草药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分布地区的起伏
度略高。
4.2.2 专业村镇分布影响因素探测 从全国尺度看（图5），5类要素都对专业村镇空间分
布产生显著性（p < 0.01）的影响，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强于村域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
经济基础因素的解释力值分别为0.30和0.19，市场需求的主导指标是消费水平和市场规
模指标；村域环境因素中地形特征因素影响相对较大，其解释力值为0.15，地形特征的
主导指标是高程指标。

从区域尺度看，北方平原—丘陵区包括东北山地丘陵区、东北平原区、京津冀鲁平
原丘陵区、黄淮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四川盆地区等6个农业区，整体看该类型

注：***表示0.0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0.10的显著性水平；该图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288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5 基于全国农业区划的中国专业村镇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区探测
Fig. 5 Influencing factor detectio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based on agricultural reg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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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需求因素是影响专业村镇分布的重要因素，其解释力值0.43 （p < 0.01），同时类
型区内不同农业区之间也存在差异：① 京津冀鲁平原丘陵区和黄淮平原区市场需求因素
作用较为突出，其解释力值分别为0.50（p < 0.01）和0.33（p < 0.01），其他因素相对较
小；② 长江流域的四川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区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
因素，在四川盆地区经济基础因素略大、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市场需求因素略大，两因
素解释力强于东北平原区和东北山地丘陵区，且其市场需求因素作用弱于京津冀鲁平原
丘陵区和黄淮平原区；③ 东北山地丘陵区和东北平原区除区位条件因素外，各因素作用
基本相当，东北山地丘陵区地形特征和区位条件因素作用明显高于东北平原区，而经济
基础因素无显著性。从市场需求的主导指标看，黄淮平原区的仅为消费水平指标，东北
山地丘陵区的仅为市场规模指标，其他区域的为两类指标；东北山地丘陵区和东北平原
区资源禀赋的主导指标为水资源和生物资源指标。

南方丘陵—高原区包括东南沿海丘陵区、江南丘陵区、云贵高原区和华南热作区等
4个农业区，整体看该类型区各因素的解释力不高，最大的市场需求因素解释力值仅为
0.10 （p < 0.01），同时从不同农业区看，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也明显低于其他类型区。
① 云贵高原区区位条件和地形特征因素作用相对较大，其解释力值分别为 0.19 （p <
0.01）和0.17 （p < 0.05），两类因素的主导指标分别为交通通达度和起伏度指标；② 与
云贵高原区不同，东南沿海丘陵区和华南热作区区位条件因素作用不显著，东南沿海丘
陵区市场需求和资源禀赋因素存在显著性，其解释力值分别为 0.20 （p < 0.05）和 0.19
（p < 0.10），两类因素的主导指标分别为市场规模和土地资源指标；华南热作区地形特征
因素也存在显著性，其显著性和作用最大，其解释力值为0.24 （p < 0.01），主导指标为
高程指标，资源禀赋的主导指标为生物资源指标；③ 江南丘陵区各因素都存在显著性，
其中经济基础、市场需求和区位条件因素在解释力和显著性方面具有优势，其解释力值
分别为0.16 （p < 0.05）、0.16 （p < 0.01）和0.12 （p < 0.01），市场需求和区位条件的主
导指标分别为市场规模和距城市远近指标。

农牧交错—高原区包括内蒙古高原区和黄土高原区2个农业区，整体看该类型村域
环境因素作用强于区域环境因素，其中地形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影响较大，其解释力值
分别为0.31（p < 0.01）和0.29（p < 0.01），区域环境因素中市场需求因素较大，其解释
力值为0.24 （p < 0.01）。相比整个类型区，黄土高原区的地形特征和市场需求因素比较
明显，其解释力值分别为0.45（p < 0.01）和0.33（p < 0.01），地形特征的主导指标为高
程指标，市场需求的主导指标包括消费水平和市场规模指标；内蒙古高原区市场需求和
区位条件因素作用比较明显，其解释力值分别为0.73（p < 0.01）和0.34（p < 0.01），两
类因素的主导指标分别为消费水平和距城市远近指标。

西北—青藏高原区包括甘新沙漠高原区和青藏高原区2个农业区，整体看区域环境
因素作用强于村域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因素的解释力值分别为 0.42 （p <
0.01）和0.28 （p < 0.01），区位条件因素的影响也较大，其解释力值为0.27 （p < 0.01）。
相比整个类型区，甘新沙漠高原区区位条件因素作用突出，其解释力值为 0.45 （p <
0.01），其主导指标为距城市远近指标；青藏高原区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因素作用明显，
其解释力值分别为0.72（p < 0.01）和0.41（p < 0.01），区位条件的主导指标同样为距城
市远近指标。
4.3 专业村镇地域分异机制

本文基于指标可定量表达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的指标选取原则，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
量化5类影响因素对中国专业村镇地域分异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专业村镇分布

1659



地 理 学 报 75卷

受其所处的区域环境因素影响，特别是市场需求因素影响明显，这与李小建等[14]的理论
判断“村庄之外的大区域环境决定着专业村发展的数量规模”、黄献军[24]的地市尺度的实
证总结“市场吸引是专业村形成的主要原因”一致。同时，专业村镇地域分异机制存在
区域差异。从农业区[35]看，① 京津冀鲁平原丘陵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和黄淮平原区所
在的区域地势平坦、雨量充分，资源环境承载力强，是中国人口和经济活动密集地区，
路网建设密度高于其他地区，产生广阔的农产品销售市场，专业村镇多以当地市场为起
点发展壮大，专业村镇数量和密度高于其他农业区，区域内专业村镇数量和密度分异受
到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的影响；② 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和四川盆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较
大，既有发展较快的地区，也存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4, 57]，除市场需求因素影响突出外，
经济基础因素作用也较为明显。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域为专业村镇形成提供扩大市场、改
善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培养带头人等方面的条件，专业村镇数量和密度越大，类似的
地区还有东北平原区。③ 青藏高原区和甘新沙漠高原区地域广阔、地理条件恶劣，人口
密度低、经济发展水平差，人口和经济活动多集中于有限的区域，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明
显，基础设施建设也极为不平衡，临近人口和经济活动密集地区能够获取市场、技术、
设施等方面的便利，专业村镇数量越多，因此区位条件、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因素作用
明显。青藏高原区经济发展弱，各方面发展滞后，经济基础因素作用更大；甘新沙漠高
原区干旱缺水，人口和经济呈现小集聚分布，专业村镇分布也呈现对应的小集聚分布，
离城市距离成为影响专业村镇分布的突出因素。④ 黄土高原区沟壑面积广阔，云贵高原
区、华南热作区和江南丘陵区等山地、丘陵广布，发展可扩展空间有限，人口和经济多
集聚在相对平坦的地区，专业村镇数量受地形影响较大。类似的地区还有内蒙古高原
区、东北山地区等。总体来看，市场需求是专业村镇地域分异的关键驱动因素；在地势
平坦、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市场需求因素直接影响专业村镇分布格局；在自然地理条
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差、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小范围集聚的地区，市场需求通过区域经
济基础条件和区位条件因素间接影响专业村镇分布格局；在地形起伏度较大的地区，市
场需求通过地形特征间接影响专业村镇分布格局。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2222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资料，揭示了全国专业村镇
的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全国、农业区和类型区尺度分析了村域环境与区
域环境因素对专业村镇地域分异的影响。

（1）中国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其占比为83.64%，呈现中心集聚
和由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向南、再向西北梯度递减特征。专业村镇高密度集聚区主
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南京—杭州、西安、西宁、武汉以及重庆—成都等
地区。从省份看，山东、陕西、江苏、新疆和四川等省份专业村镇数量较多。

（2）专业村镇主导产业以水果、蔬菜为主，两者占比之和为 59.45%，其次是茶叶、
中草药和粮食等。以水果和蔬菜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关中平
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从省份看，除西藏和安徽外，其他省份均以水果或
蔬菜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为主，二者比例之和超过50%的省份多达23个。水果和蔬菜
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多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呈圈带状分布，而以中草药和粮食为主导
产业的专业村镇与省会城市分布呈现一定的错位现象；以茶叶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镇主
要分布在秦岭—淮海以南，特别是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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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耦合专业村镇分布与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本文创新性引入的均值系数和极值系

数基本保持稳定，各项指标的均值系数大约在0.8波动，极值系数大约在0.2波动。这说

明专业村镇大多趋向于地形、资源、区位等因素优越的地区。

（4）专业村镇分布受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强于村域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

因素的解释力值分别为0.30和0.19，村域环境因素中地形特征因素影响相对较大，其解

释力值为0.15。同时，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方平原—丘陵区主要受到市场

需求因素影响，农牧交错—高原区主要受到地形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西北—青

藏高原区主要受市场需求、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的影响，而南方丘陵—高原区解释力

较弱。

（5）市场需求是专业村镇地域分异的关键驱动因素。在地势平坦、发展基础较好的

地区，市场需求直接影响专业村镇分布格局；在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差、

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小范围集聚的地区，市场需求通过区域经济基础条件和区位条件间接

影响专业村镇分布格局；在地形起伏度较大的地区，市场需求通过地形特征间接影响专

业村镇分布格局。

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大战略。在乡村地区支

持中心村镇发展、培育增长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之一[7]。在中心村镇遴选

时，专业村镇是重要的关注对象。探索专业村镇地域分异规律有助于因地制宜地指导识

别和培育专业村镇，推进中心村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同时，产业兴旺是乡

村振兴的根本和首要任务[58-59]。农业生产专业化有助于活跃乡村经济、增强乡村振兴动

力。探索专业村镇地域分异规律可为认识农业生产专业化影响因素、提高农业生产专业

水平奠定基础。本文对识别和培育专业村镇、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的启示是：① 对

于绝大部分农业区，如京津冀鲁平原丘陵区、黄淮平原区、内蒙古高原区、四川盆地区

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区等，专业村镇分布受区域环境因素的作用普遍强于村域环境因素，

尤其是市场需求因素的带动作用明显。这类地区应注重采取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分析农产品市场，挖掘农产品种类，提升农产品品质，建立畅通的市场进入渠

道[60]，并选择近邻市场的村庄培育专业村镇。② 对于高原区特别是甘新沙漠高原区、云

贵高原区等，专业村镇分布受区位条件因素作用明显。这类地区应注重沿交通线路选择

和培育专业村镇，并需要在维持该区域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

通达度，改善区位条件。③ 对于青藏高原区，专业村镇分布受地区经济基础因素作用突

出。这类地区应注重在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上培育和壮大二三产业发展，推动

“三产”融合发展，壮大县域/市域经济，并增强该区域财政转移支付水平、提高干部素

质，夯实区域发展基础。④ 对于黄土高原区、华南热作区、云贵高原区等，专业村镇分

布受地形特征因素作用突出。这类地区应注重采取搬迁撤并规模小、发展能力和潜力弱

的村庄，挖掘价值高的特色农产品，并在有条件的区域有计划地开展土地整治[61]、改善

农村发展立地条件等。

本文基于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资料分析全国专业村镇的空间格局，并从全

国、农业区和类型区尺度测度村域环境与区域环境因素对专业村镇地域分异的影响。但

是，微观研究尺度的数据缺乏使得本研究在实证量化分析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本文使用

的专业村镇数据为农业农村部2011—2017年“一村一品”示范村镇遴选名单资料，不是

普查或统计数据，能在较大程度反映全国尺度上的分布格局，但也可能存在误差。专业

村镇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村域环境和区域环境因素相关数据在采集周期、统计监测的基

1661



地 理 学 报 75卷

本尺度单元方面存在不完全一致的问题，可能影响分析结果。明确数量众多的专业村镇

的农产品销售市场在实际操作时也存在较大困难。已有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是专业村镇发

展的动力[14]，专业村镇发展初期是以本地市场为基础慢慢成长起来的[30]，因此本文采用

专业村镇所在的县城或地市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数据定量表征专业村镇市场需求因素。

但农产品跨区域销售是不争的事实，此类指标数据的获取方法同样有待深化。在影响因

素选取方面，由于部分指标难以进行定量化表达，部分指标难以获取村域数据，仅选取

村域环境和区域环境方面的部分指标开展定量研究，还不能较为全面地揭示专业村镇地

域分异的影响机制，需要在以后研究中收集相关数据、采取定性指标量化方法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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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eci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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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has significance to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

upgrading and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With the data of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Demonstration Villages and Towns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reveal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in the whole country. It also analyzed village- level factors (i.e. topography, resource,

location) and region-level factors (i.e. market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from the national and

agricultural regionalization scale using Geodetector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83.64%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mainly concentrated to the southeast of the "Hu

Line", presenting central agglomeration and gradient descent from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e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Plain to south and then to northwest. (2) The products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were mainly fruits and vegetables, accounting for 59.45%. They

were distributed mainly in the Huang- Huai- Hai Plain, Guanzhong Plain, the Middle-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Plain, Sichuan Basin, etc., as well as circle distribution centered on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3) The distributio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was more

influenced by region- level factors than by village- level factors, and the explanatory value of

market and economic factors was 0.30 and 0.19, respectively. The influence of topographic

factor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other village- level factors, with the explanatory value

being 0.15. (4) These factors presented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was market in the northern plain and hilly region;

topographic and resource factors dominated the agro- pastoral ecotone and plateau region;

market,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location factors had a joint effect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Tibetan Plateau regions. There were no prominent factors in the southern hilly and plateau area.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scientific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agriculture's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identifying and cultivating specialized villages & town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es, and realiz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rural regional system; 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es;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towns; spatial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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